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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森
哲
郎
先
生
是
我
的
忘
年
交
。
他
是
日
本
著

名﹁
社
會
派
漫
畫
家﹂
，
性
格
倔
強
，
畫
風
獨

樹
一
幟
，
被
稱
為﹁
日
本
漫
畫
界
一
匹
狼﹂
。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九
日
，
八
十
歲
的
森
先
生

病
逝
於
家
鄉
名
古
屋
。
遵
其
遺
囑
，
葬
禮
以
禪

宗﹁
秘
葬﹂
方
式
進
行
，
僅
家
人
至
親
十
餘
人
送
他

最
後
一
程
。
先
生
愛
憎
分
明
，
喜
笑
怒
罵
，
皆
入
漫

畫
，
代
表
作
很
多
，
有
長
篇
滑
稽
畫
連
載
︽
打
工
族

太
閣
記
︾
、
︽
翻
滾
．
喝
彩
．
搖
擺
︾
、
︽
秩
父
故

事
︾
、
︽
三
國
誌
︾
、
︽
日
本
國
憲
法
︾
等
，
引
起

社
會
巨
大
反
響
。

森
先
生
一
生
訪
華
五
十
餘
次
，
是
改
革
開
放
後
中

日
漫
畫
交
流
的
拓
荒
者
。
第
一
次
見
到
森
先
生
是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夏
，
他
帶
隊
造
訪
︽
人
民
日
報
︾
社
，

我
安
排
接
待
。
先
生
給
我
的
第
一
印
象
有
點
像﹁
老

頑
童﹂
：
個
頭
不
高
，
走
路
慢
悠
悠
的
，
頭
戴
深
色

無
沿
帽
，
米
色
布
面
西
裝
，
左
胸
口
別
一
枚
紅
五
角

星
，
分
外
醒
目
。

森
先
生
一
生
熱
愛
中
國
，
熱
心
中
日
友
好
事
業
，

對
日
本
軍
國
主
義
歷
史
更
是
深
惡
痛
絕
。
他
與
中
國

漫
畫
界
的
許
多
名
人
都
是
好
朋
友
，
像
華
君
武
、
廖

冰
兄
、
英
韜
、
徐
鵬
飛
等
。
更
可
貴
的
是
，
他
對
中
國
社
會
的

腐
敗
、
貧
富
懸
殊
等
現
象
也
是
深
惡
痛
絕
，
對
當
代
中
國
漫
畫

的
不
景
氣
現
狀
和
前
景
憂
心
忡
忡
。

去
世
前
半
年
，
他
身
體
已
十
分
虛
弱
，
為
在
北
京
傳
媒
大
學

辦
一
個
小
型
畫
展
，
他
經
天
津
來
北
京
，
我
去
天
津
機
場
接

他
。
我
們
談
了
一
路
，
他
講
話
的
聲
音
已
不
像
從
前
那
樣
宏

亮
，
充
滿
藝
術
家
的
色
彩
。
他
對
我
說
：﹁
中
國
的
漫
畫
沒
有

批
評
怎
麼
行
啊
！
剛
改
革
開
放
時
，
中
國
漫
畫
是
最
好
的
時

期
，
也
是﹃
諷
刺
與
幽
默﹄
報
發
展
最
好
的
時
期
。﹂

與
森
先
生
接
觸
最
長
的
一
次
是
在
他
的
家
鄉
名
古
屋
。
為
慶

祝
中
日
邦
交
正
常
化
三
十
五
周
年
，
應
他
邀
請
，
我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率
中
國
漫
畫
家
代
表
赴
名
古
屋
，
舉
行
中
國
漫
畫
大
展
。

從
在
日
本
的
吃
住
行
，
租
展
出
場
地
，
舉
行
歡
迎
酒
會
，
到
在

京
都
等
地
的
參
觀
訪
問
，
都
是
他
和
身
邊
的
一
班
日
本
朋
友
義

務
幫
助
安
排
的
。
那
時
，
森
先
生
已
近
八
十
高
齡
，
體
力
精
力

已
大
不
如
前
，
每
頓
吃
得
很
少
，
只
是
喝
點
清
酒
和
吃
點
小

菜
，
但
他
全
程
都
陪
同
我
們
，
令
人
感
動
。

森
先
生
曾
寫
過
一
本
書
︽
中
國
抗
日
漫
畫
史
︾
，
介
紹
了
中

國
漫
畫
家
十
五
年
的
抗
日
鬥
爭
歷
程
。
這
本
書
他
耗
費
了
大
量

心
血
，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初
曾
為
此
在
中
國
長
駐
了
三
年
半
，

跑
遍
了
各
地
大
小
圖
書
館
，
實
地
採
訪
了
華
君
武
、
廖
冰
兄
等

著
名
漫
畫
家
。
後
來
漫
畫
家
徐
鵬
飛
告
訴
我
：﹁
抗
戰
漫
畫
史

是
一
個
日
本
人
編
寫
的
，
之
前
連
我
們
中
國
人
自
己
都
沒
有
寫

這
樣
一
本
書
。
可
見
他
對
中
國
的
愛
了
！﹂

森
先
生
的
好
友
、
中
國
美
協
漫
畫
藝
委
會
主
任
徐
鵬
飛
先
生

不
止
一
次
跟
我
說
過
，
為
紀
念
森
先
生
，
他
一
定
要
搞
一
個
先

生
的
紀
念
畫
展
。
願
這
一
天
早
日
來
到
！

難忘森哲郎先生

在
書
店
看
到
台
灣
出
版
的
一
部
新
書
：
︽
活
字
：
記

憶
鉛
與
火
的
時
代
︾
，
大
喜
，
立
即
購
買
了
。
這
是
部

全
彩
圖
文
並
茂
的
書
，
回
憶
、
記
述
了
鉛
字
印
刷
時
代

的
景
況
。

上
個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
我
初
涉
報
界
，
便
與
鉛
字
脫

不
了
干
係
。
每
日
每
夜
，
編
好
一
個
版
或
者
寫
好
一
篇
文

章
，
便
躲
進
字
房
看
師
傅
執
字
與
埋
版
，
在
旁
指
指
點
點
，

有
時
雙
手
沾
了
不
少
油
墨
，
卻
不
覺
骯
髒
；
那
種
墨
，
如
毛

筆
沾
染
的
墨
汁
，
有
股
文
化
芬
香
。

字
房
有
不
少
故
事
。

一
個
沒
有
受
過
甚
麼
教
育
的
小
童
。
十
二
三
歲
便
進
了
字

房
做
學
徒
，
字
架
太
高
了
，
便
以
凳
仔
墊
腳
執
字
。
整
個
少

年
時
代
便
在
鉛
字
中
度
過
、
成
長
，
直
至
昂
藏
大
漢
，
仍
是

字
房
默
默
無
聞
的
幕
後
文
化
英
雄
。

直
到
有
一
天
，
我
負
責
的
副
刊
有
篇
專
欄
缺
稿
，
苦
候
不

來
，
正
想
代
筆
，
此
君
卻
走
過
來
說
：﹁
搞
掂
了
，
你
睇
吓

可
以
嗎
？﹂
一
看
之
下
，
不
覺
驚
喜
，
行
文
清
新
也
，
有
內

容
也
。
問
之
何
人
所
寫
，
他
拍
拍
心
口
：﹁
區
區
在
下

也
！﹂
本
人
登
時
脫
帽
致
敬
，
原
來
日
子
有
功
，
他
的
語
文

能
力
就
是
由
執
字
執
出
來
的
。
以
後
，
逢
有
專
欄
缺
稿
，
就

由
他
補
筆
。
噢
，
他
是
不
用
筆
的
，
文
章
就
在
字
架
一
個
字
一
個
字
執

出
來
。

鉛
字
時
代
過
去
了
，
這
位
仁
兄
一
轉
就
轉
進
某
間
報
社
做
編
輯
，
沒

有
甚
麼
學
歷
。
聽
說
本
領
比
一
些
新
聞
系
畢
業
出
來
的
還
要
強
。

又
有
一
傳
奇
。
此
人
年
已
半
百
，
聽
說
一
個
字
也
不
會
寫
，
卻
執
字

執
了
大
半
生
。
一
夜
，
報
館
下
班
了
，
靜
得
很
，
我
還
在
塗
稿
；
寫
好

後
就
走
落
字
房
，
放
進
抽
屜
，
待
翌
日
工
友
上
班
執
排
。
忽
見
角
落
有

燈
光
漏
出
，
好
奇
心
驅
使
，
遂
上
前
觀
究
竟
，
只
見
那
老
漢
正
在
執

字
，
詢
之
，
他
將
手
中
木
格
給
我
看
，
登
時
驚
訝
，
那
一
粒
粒
的
鉛
字

整
排
湧
入
我
眼
簾
：

﹁
字
付
吾
妻
知
悉
，
在
港
生
活
尚
好
，
未
知
你
們
在
鄉
間
如

何
？
…
…﹂

哎
喲
，
真
是
乖
乖
不
得
了
。
這
個
文
盲
竟
寫
得
一
手
如
此
文
雅
的
家

書
。
無
他
，
又
是
在
字
房﹁
吃﹂
鉛
字
之
功
。
他
就
藉
着
執
字
，
打
印

寄
回
內
地
的
妻
兒
。
街
邊
的
寫
信
先
生
做
不
到
他
的
生
意
。

武
俠
小
說
中
常
有
些
無
名
之
輩
，
終
生
躲
在
藏
經
閣
裡
，
日
夜
與
書

堆
為
伍
，
竟
不
知
不
覺
間
練
成
了
絕
頂
內
功
！
上
述
兩
位
奇
人
，
就
是

這
一
類
人
。

這
部﹁
活
字﹂
奇
書
，
攝
影
精
美
，
為
活
字
印
刷
這
一
過
去
的
行
業

留
下
記
錄
，
雖
云
所
說
者
是
台
灣
，
但
香
港
、
內
地
何
嘗
不
是
經
過
那

﹁
鉛﹂
的
時
代
！
浸
在
電
腦
長
大
的
新
一
代
，
有
誰
知
道
這
一
段
歷

史
？書

的
封
首
有
這
幾
行
字
：

﹁
曾
經
有
一
段
時
間
，

每
本
書
的
每
一
個
字
都
用
鉛
做
成
；

那
時
有
一
群
人
，

和
鉛
、
墨
一
起
工
作
；

透
過
他
們
的

雙
手
，

我
們
得
以
看

見
知
識
的
傳

遞
。﹂我

們
那
成
長

的
年
代
，
所
得

的
學
問
，
就
是

從
那
一
粒
粒
鉛

字
併
砌
得
來

的
。

鉛字傳奇

今
天
的﹁
正
義
女
神﹂
夏
蕙
B
B
，
曾
幾
何
時
被

稱
為﹁
是
非
王﹂
，
當
年
鄧
家
爭
產
事
件
，
她
永
遠

撐
着
祥
嫂
有
情
有
義
。﹁
人
人
數
落
她
，
但
，
我
認

識
祥
嫂
久
矣
，
她
是
賢
妻
良
母
，
我
對
她
是
無
條
件

的
支
持
，
外
面
說
我
做﹃
架
兩﹄
，
實
在
我
都
好
淒

涼
。﹂事

情
過
去
，
祥
嫂
一
家
大
團
圓
，
證
實
夏
蕙
姨
沒
有

錯
。八

十
一
歲
的
夏
蕙
姨
年
輕
時
不
乏
裙
下
之
臣
，
其
中
一

位
是
她
後
來
的
丈
夫
胡
百
全
律
師
，﹁
他
的
太
太
和
子
女

都
在
外
國
，
自
己
獨
留
在
港
，
大
女
兒
也
比
我
大
上
一

歲
。
初
時
馬
師
曾
馬
老
大
介
紹
我
認
識
，
說
多
個
律
師
朋

友
有
利
無
害
。﹂
第
一
次
茶
敘
，
美
少
女
已
被
那
套
粉
紅

色
的
西
裝
所
吸
引
，
胡
公
子
從
英
國
回
來
風
度
翩
翩
，
開

車
門
、
拉
座
椅
等
紳
士
舉
動
，
在
不
拘
小
節
的
電
影
圈
中

實
在
少
見
。

見
面
後
，
夏
蕙
姨
沒
想
過
發
展
，
只
是
胡
公
子
不
斷
打

電
話
到
黃
家
，
又
一
次
對
她
讚
美
為﹁
放
路
溪
錢﹂
，
即

引
死
人
，
風
趣
言
談
將
她
迷
住
了
。

那
次
夏
蕙
姨
跟
女
朋
友
到
中
環
買
手
錶
，
偶
然
走
進
了
胡
律
師
當

法
律
顧
問
的
珠
寶
錶
行
，
他
得
知
後
立
即
指
示
店
員
，
任
由
黃
小
姐

挑
選
，
由
他
付
賬
。
夏
蕙
姨
一
選
四
隻
，
嘩
，
咁
貪
心
？
非
也
，
原

來
她
沒
有
取
去
，
只
要
求
胡
先
生
從
四
隻
當
中
為
她
挑
一
隻
親
身
送

給
她
，
兩
人
又
有
見
面
機
會
了
。

胡
黃
屬
於
苦
戀
，
美
男
子
年
輕
有
為
怎
不
叫
人
垂
青
？
身
邊
總
有

女
伴
，
當
時
夏
蕙
姨
已
泥
足
深
陷
，
只
要
見
面
已
心
滿
意
足
。
結
果

誕
下
了
長
女
，
可
是
，
她
每
天
只
能
白
天
見
面
，
夜
裡
他
必
定
回
胡

家
大
宅
過
夜
。
就
是
如
此
，
產
後
的
她
曾
想
不
通
，
趁
傭
人
帶
着
女

兒
外
出
，
開
煤
氣
自
盡
。
此
際
胡
律
師
奇
怪
找
不
到
愛
人
，
情
急
下

到
達
現
場
，
破
門
而
入
，
救
回
一
命
。
後
來
二
人
終
成
眷
屬
，
共
育

有
四
男
二
女
，
長
女
為
九
巴
高
層
，
非
常
能
幹
。

今
天
，
胡
律
師
已
離
世
多
年
，
夏
蕙
姨
對
丈
夫
念
念
不
忘
，
她
傷

心
，
因
為
在
最
後
的
日
子
裡
，
胡
家
大
房
子
女
不
許
兩
老
見
面
，
難

怪
那
年
萬
聖
節
，
夏
蕙
姨
在
蘭
桂
坊
穿
得
像
厲
鬼
一
樣
，
就
是
要
上

新
聞
，
希
望
丈
夫
在
電
視
上
見
她
一
面
；
她
感
激
，
因
為
丈
夫
為
了

讓
她
不
再
受
朋
友
的
白
眼
，
而
放
棄
擔
任
議
員
的
工
作
。

善
良
的
夏
蕙
姨
不
單
記
掛
丈
夫
，
更
關
心
身
邊
的
好
友
，
甚
至
全

港
市
民
，
每
年
黃
大
仙
的
初
一
頭
炷
香
必
誠
心
禮
拜
。
是
為
出
風
頭

嗎
？
非
也
，﹁
我
迷
信
，
很
多
朋
友
某
年
缺
席
即
遇
上
大
件
事
，
所

以
我
一
定
要
做
，
況
且
我
穿
上
不
同
服
飾
上
香
，
令
大
家
歡
喜
，
我

好H
appy

。﹂
今
年
我
祝
願
這
位
高
登
女
神
夏
蕙
姨
身
壯
力
健
，
稍

後
黃
夏
蕙
與
好
朋
友
的
演
唱
會
賣
個
滿
堂
紅
！

「正義女神」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看
了
周
潤
發
的
︽
賭
城
風
雲
︾
，
又
看
了
電
視

的
拍
攝
花
絮
訪
問
，
發
哥
說
在
這
兒
拍
戲
真
好
，

可
以
講
廣
東
話
，
可
以
吃
熟
悉
的
食
物
，
真
舒

服
；
言
下
之
意
，
可
見
他
這
些
年
在
美
國
拍
戲
的

心
情
。

每
次
在
鏡
頭
見
到
發
哥
，
都
想
如
果
當
年
他
沒
有
出

去
，
留
在
香
港
發
展
又
會
是
怎
樣
一
番
光
景
。
今
次
演

出
︽
賭
城
風
雲
︾
這
類
連
賀
歲
片
都
不
合
格
的
電
影
，

真
的
不
算
是
回
歸
港
產
片
影
壇
。
我
是
很
渴
望
香
港
可

以
拍
出
一
部
像
︽
騙
海
豪
情
︾
這
樣
擲
地
有
聲
的
電

影
，
最
好
有
齊
周
潤
發
、
梁
朝
偉
、
劉
德
華
、
張
學

友
、
劉
青
雲
、
古
天
樂
等
一
起
演
出
，
還
要
是
真
正
風

格
統
一
的
港
產
片
。
不
過
想
到
港
產
片
劇
本
之
弱
，
即

使
有
這
種
卡
士
，
也
不
樂
觀
。

無
綫
電
視
第
一
代
訓
練
出
來
的
藝
人
，
紅
足
四
十

年
，
今
時
今
日
仍
在
殿
堂
，
本
身
就
是
個
值
得
研
究
的

現
象
。
多
謝
︽
金
雞
︾
系
列
，
為
港
人
將
特
首
與
劉
德

華
劃
上
了
一
個
永
遠
令
人
尖
叫
興
奮
的
等
號
。
每
次
見

到
吳
君
如
在
銀
幕
上
哀
求
劉
德
華
去
選
特
首
，
觀
眾
就

笑
到
碌
地
。
不
過
大
家
以
為
港
人
真
相
信
劉
德
華
當
上

特
首
，
香
港
就
有
救
了
嗎
？
當
然
不
是
。
這
純
是
一
個

永
遠
都
好
笑
的
哈
哈
而
已
，
差
不
多
是
一
種
希
望
在
人
間
的
感

覺
，
大
家
都
知
道
不
會
實
現
也
不
希
望
實
現
，
但
笑
笑
無
妨
，
好

像
過
年
祝
別
人
大
富
大
貴
，
有
誰
相
信
你
祝
賀
的
人
真
會
大
富
大

貴
呢
？
圖
個
開
心
罷
了
。

周
潤
發
、
梁
朝
偉
、
劉
德
華
這
些
神
級
演
員
有
個
共
通
點
，
就

是
不
時
會
演
些
無
厘
頭
電
影
。
只
要
故
事
不
太
爛
，
每
次
都
有
很

多
港
人
捧
場
。
梁
朝
偉
近
年
很
國
際
巨
星
的
樣
子
，
最
近
一
次
演

無
厘
頭
角
色
應
是
一
九
九
三
年
︽
東
成
西
就
︾
的
歐
陽
峰
，
那
串

孖
膶
腸
嘴
，
令
人
廿
年
都
記
得
。
而
張
學
友
上
一
次
演
無
厘
頭
角

色
，
應
是
︽
金
雞
︾
第
二
集
的
大
陸
商
人
，
也
是
很
久
遠
的
事

了
。
我
很
贊
成
港
產
演
員
多
接
一
些
有
意
思
的
無
厘
頭
角
色
。
無

厘
頭
不
一
定
膚
淺
，
你
去
網
上
看
馬
師
曾
和
紅
線
女
的
電
影
︽
審

死
官
︾
，
就
是
最
好
的
示
範
。

發
哥
的legacy

，
不
會
在
荷
里
活
，
只
會
在
香
港
。
是
時
候
填

補
十
多
年
來
的
空
白
了
。

發 哥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冬
遊
北
海
道
，
始
發
現
日
本
人
真
的
很
有
創
意
、
很
努
力

設
計
的
各
項
應
景
節
目
，
不
但
吸
引
來
自
海
外
遊
客
，
還
為

國
民
提
供
旅
遊
興
致
。
由
是
，
每
年
冬
季
，
北
海
道
各
地
便

出
現
各
式
各
樣
以
冰
雪
為
主
題
的
應
景
祭
典
。

三
年
前
第
一
次
遊
層
雲
峽
，
是
為
了
賞
楓
；
三
年
後
再
遊

層
雲
峽
，
是
為
了
冰
瀑
祭
。

﹁
層
雲
峽
冰
瀑
祭﹂
每
年
一
月
中
至
三
月
底
舉
行
，
場
地
就

位
於
層
雲
峽
的
溫
泉
街
上
，
會
場
大
量
的
利
用
了
當
地
石
狩
川

入
冬
後
所
結
的
厚
厚
冰
層
，
在
佔
地
廣
達
一
萬
平
方
公
尺
的
會

場
內
，
散
佈
着
約
八
十
座
大
小
不
一
的
冰
之
建
築
物
與
雕
刻

品
，
包
括
利
用
冰
所
搭
建
的
冰
橋
、
迴
廊
、
隧
道
、
酒
吧
與
展

望
台
等
等
。
白
天
遠
看
宛
如
童
話
故
事
中
冰
雪
女
王
的
城
堡
，

入
夜
時
分
，
七
彩
絢
爛
的
燈
光
打
在
冰
上
，
如
夢
似
幻
的
冰
建

築
變
得
奢
華
炫
目
、
奇
幻
神
秘
。
展
期
的
每
個
晚
上
八
時
半
，

還
會
發
放
精
彩
的
煙
火
，
讓
冬
夜
冰
城
籠
照
在
燦
爛
煙
火
的
夜

色
之
中
，
美
的
令
人
心
醉
不
已
。

十
勝
川
溫
泉
的﹁
十
勝
白
鳥
祭﹂
是
冬
季
賞
玩
北
海
道
的
另

一
重
點
。

每
年
冬
天
都
有
近
千
隻
天
鵝
，
飛
到
十
勝
川
溫
泉
避
寒
過

冬
，
雪
白
的
天
鵝
群
在
河
邊
飛
舞
的
模
樣
十
分
美
麗
，
浪
漫
又

有
巧
思
的
日
本
人
，
於
是
以﹁
夜
晚
來
臨
，
天
鵝
幻
化
成
光
之

精
靈﹂
為
概
念
，
以
音
樂
與
燈
光
為
基

礎
設
計
出
一
場
露
天
、
大
型
音
樂
燈
光

表
演
，
宛
如
走
入
幻
境
的
美
麗
祭

典
︱
︱﹁
十
勝
白
鳥
祭﹂
。

這
個
華
麗
祭
典
每
年
在
一
月
底
至
三

月
中
舉
行
，
十
勝
川
公
園
廣
場
上
會
豎

立
近
千
個
大
小
不
一
的
三
角
椎
裝
置
藝

術
品
，
夜
幕
低
垂
之
際
，
再
打
上
五
顏

六
色
的
燈
光
，
搭
配
優
美
又
予
人
聖
潔

感
的
音
樂
，
三
角
椎
裝
置
藝
術
還
會
隨

音
樂
變
換
或
紅
、
或
橙
、
或
藍
的
顏

色
，
燈
光
與
音
樂
連
成
一
氣
，
在
夜
空

下
營
造
繽
紛
又
夢
幻
的
情
境
，
讓
人
不

僅
忘
記
寒
冬
低
溫
，
也
真
有﹁
走
進
光

之
精
靈
世
界﹂
的
錯
覺
感
。

應景冬日祭典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杯光酒影中，那位家長夫婦滿臉陪笑，搞了好
久，我才弄清，原來主人給Y教授接風，是為他
們女兒有所求。Y其實也為難，因為不由得他一
個人抓主意。突然給接去，滿座客套，有點尷
尬，這個寧德初夜這樣降臨了！
航機降落在華燈初的福州長樂機場，海關外人
群中，遠遠就見到Y在揮手，含笑，我卻知道他
等了許久，只因為航班遲飛。喘息未定，就上了
汽車，沿高速直奔寧德。寧德我沒去過，只知道
在閩東，人家說風景優美。到了寧德，才清楚它
是福建省轄下的一個地級市，南連福州，東面瀕
臨東海。全市現轄蕉城、東僑兩區，霞浦、柘
榮、壽寧、古田、屏南、周寧六縣。另有省直轄
的福安、福鼎兩個縣級市。我們下榻的金海灣酒
店，就在寧德市轄區蕉城區。
那晚，雨滴滴噠噠下個不停，講完課，我們從
寧德師範學院出來，I駕車送我們到推拿院，那個
畲族推拿師操着不標準的普通話，好奇地問東問
西，原來寧德市人口約325萬，畲族便有17萬，
是全國最大的畲族聚居區之一。聽着雨聲，我只
覺得睏意襲來，眼皮漸漸沉重，抵擋不住睡魔，
終於合了起來。
一聽到福安的「世界地質公園」白雲山，遐想
便立即浮現。白雲山讓人不由得聯想起廣州的白
雲山，二十五年前，曾經應邀上白雲山莊住過幾
天，現在細節都模糊了，只記得那個夏天，山上
風涼水冷。後來又與詩人蔡其矯爬過白雲山，爬
到半路，問一個正停車修理的司機，他擺了擺

手，還遠着呢，不到一半路！我們一聽，倉皇退
卻，改為下山找肖殷去啦。但眼下，他們都已經
先後去了另一個世界。但那白雲山不同此白雲
山，這白雲山在漫長的地質歷史中，大自然的神
奇力量造就了瑰麗奇豔的天然石臼群，它們分佈
廣、規模大、特徵明顯，保存得完好，拿誇張一
點的說法，便是「宇宙奇觀」了。我們先下沒數
有多少梯級的台階，天雨路滑，只好扶着旁邊的
鐵扶手，亦步亦趨，下到山洞，不但濕滑，梯級
更加陡峭，而且多處頭會碰到岩石，必須彎腰貓
着走，又怕腳下凹凸不平，一不留神就會滑倒。
而且旁邊不時有小水潭，跨過去時真還不要說不
驚。正自小心翼翼，忽聽得一聲慘叫，原來是個
大學男生從旁邊洞外的梯級滾下，驚魂未定，又
一個女生在那梯級滑倒，我們以為是開玩笑，原
來是女生想去扶男生一把，誰知道不但扶不成，
連她本身也跟着滾了下來。有人調侃，別人是英
雄救美，你美人救英雄，沒救成，雙雙成了滾地
葫蘆了！我們雖然覺得好笑，但此時也不忍跟着
起哄，只是追問他們有沒有受傷。
好辛苦鑽出洞外，我們在九龍洞景區和龍亭峽
景區長達10多公里的溪段間走動，看過去，滿溪
都是臼，這裡是愛心石臼，那裡是陰陽石臼，還
有蝌蚪石臼、漏斗石臼、連環石臼、天眼石
臼……光聽那名字，就可以想像它們的形狀如何
了。這些天然的鬼斧神功，千奇百怪，在潺潺溪
水聲中屹立，難怪有人乾脆就說，「這裡的石頭
會唱歌」。據悉，地質專家考察結果，白雲山地

質地貌集中體現
了花崗岩、火山
岩的河谷侵蝕地
貌，其規模之
大、種類齊全、
形態之豐富，相
當罕見。走着走
着，忽見一串紅
燈籠高掛，本來
已走得沒有神氣
的人們，也突然
情緒高漲，本來
低頭拖着腳步，
竟也站直了，借景拍起照來了。
白雲山白雲悠悠，而福安潭溪鎮的廉村古村落
一派古意盎然。我們在毛毛雨中進入這個唐朝福
建籍第一個進士薛令之的故鄉，他為官清廉，被
御賜為廉村之名。進入村內，盡是巷道縱橫交
錯，腳下與兩邊幾乎都是以石條和石塊精心拼嵌
成八卦、太極、麥穗等圖案，與普通巷道相映成
趣，當然免不了進入祠堂看看，那明、清格局依
舊，當中是觀眾席，兩旁是女眷的看座，前面是
戲台。擺在院子裡的石頭雕的動物依在，但卻不
大像石獅子。我本以為是貔貅，但看祠堂的人笑
着搖頭。那建築完好地保留昔日古樸造型，雕鏤
精緻，尤其大型木刻屏風，非常氣派。
沿溪的一段城牆中，有兩段建於明代的完好的

用石條構築的拱頂牆門，穿過去便有點擔心，但

多少人進進出出，它依然屹立那裡，笑看風雲。
沿着城牆走到南邊，至今保留完好的唐宋古碼
頭，當然現在已經沒甚麼作用了，我們從鋪着鵝
卵石的溪邊泥路上，雨中一腳高一腳低地走過
去，溪水清清，明代時古河床深，是直通大海的
內港，又是溝通閩東北和浙南的水陸樞紐和物質
集散地。其實，自南宋以後，這裡因為水陸交通
方便，經濟繁榮，文化發達，明代嘉靖三十九年
村民築城牆抵抗倭寇，稱為「廉村堡」。如今走
在村裡，巷陌深處，不時可以看到翹然高昂的粉
刷院牆，那便是明清時期的古民居呀！
在鄉村飯店午飯，雖然比農家菜豐盛，但味道
似乎有所不及；當然更加沒法跟初到寧德的晚宴
相比，尤其是飯店的環境，但是吃飯並不是重
點，重要的是山水令人大開眼界。

悠然走在山水之間

百
家
廊

陶

然

時
光
流
轉
，
冬
去
春
來
，
轉
眼

間
，
又
是
一
年
一
度
全
國
兩
會
快
將

在
北
京
舉
行
，
又
將
見
到
來
自
全
國

各
地
精
英
雲
集
京
華
，
為
國
事
獻
謀

獻
策
。
全
國
聚
焦
此
間
，
最
熱
門
議

題
，
將
是
甚
麼
？
習
李
新
政
府
二○

一
三

年
工
作
報
告
不
在
話
下
，
展
示
中
共
十
八

屆
三
中
全
會
勾
畫
出
中
國
未
來
發
展
藍

圖
，
深
化
改
革
精
神
，
以
及
具
體
政
策
細

節
出
台
，
為
的
是
如
何
促
進
發
展
經
濟
，

加
快
轉
變
經
濟
發
展
模
式
，
本
着
以
人
為

本
的
治
國
宗
旨
，
堅
持
科
學
發
展
路
線
等

等
。
然
而
，
包
括
全
國
人
民
在
內
的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和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
對
政
府
增

加
財
政
加
大
力
度
投
入
改
善
民
生
和
社
會

保
障
，
提
高
教
育
水
平
，
特
別
是
改
善
生

活
質
素
，
讓
人
人
都
能
解
決
基
本
住
房
問

題
，
保
障
房
、
廉
租
房
和
經
濟
適
用
房
以

及
有
最
低
生
活
保
障
，
推
廣
養
老
、
醫
療

等
保
險
計
劃
，
提
供
醫
療
保
健
等
有
所
要

求
和
建
議
，
當
然
是
有
所
期
待
。
有
信
心
中
央
政
府

能
圓
此
夢
。

隨
着
深
化
改
革
推
行
，
國
家
改
革
已
進
入﹁
深
水

區﹂
，
在
全
球
經
濟
一
體
化
的
今
天
，
中
國
已
成
為

世
界
經
濟
實
體
第
二
大
國
，
共
和
國
管
治
趨
向
科
學

及
國
際
化
慣
例
的
同
時
，
加
快
深
化
法
制
改
革
應
是

重
中
之
重
，
立
法
和
執
法
任
務
艱
巨
而
又
必
須
要
先

從
意
識
開
始
。
專
制
的
人
治
管
理
和
權
力
私
有
獨
裁

已
大
不
合
時
，
相
信﹁
兩
會﹂
期
間
，
與
會
者
對
政

治
發
展
步
伐
必
有
提
議
和
要
求
更
多
的
民
主
法
治
，

以
形
成
科
學
民
主
社
會
制
度
。
政
治
發
展
路
線
走
的

當
然
是
要
符
合
國
情
，
而
不
會
全
搬
西
方
民
主
的
那

一
套
。

﹁
反
貪
污
反
腐
敗﹂
是
習
李
政
府
力
促
的
治
國
精

神
。
其
實
，
由
人
治
至
法
治
，
制
度
化
和
規
範
化
、

程
序
化
相
信
必
將
大
增
中
國
持
續
發
展
的
信
心
。
地

球
村
不
同
地
區
都
發
生
自
然
災
害
，
北
京
的
空
氣
質

素
令
人
憂
慮
，
禍
及
健
康
。
期
望
政
府
有
更
多
環
保

政
策
出
台
，
改
善
天
空
和
水
質
，
還
老
百
姓
一
片
藍

天
，
該
不
是
奢
望
。
二
月
港
股
和
內
地
股
市
波
動

大
，
輾
轉
向
好
。

又到全國兩會時 思旋
天地
思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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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紀錄了「鉛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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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雲山的石臼。 作者提供圖片 ■廉村的明清祠堂。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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